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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模糊性
及其影响要素

申凯文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对语言解码方来说，在部分情况下，并列复句“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具有模糊性。这种语义上的模糊
性可以通过“固化”、“对举”、副词“又”或“再”对分句ｐ和ｑ谓语中心词的修饰，以及上下文的语境与分句ｐ和ｑ之间的
事理逻辑等特定的形式特征反映出来。对语言编码方来说，“一会儿ｐ，一会儿ｑ”语义模糊性的产生与编码方的“识解”
过程密切相关，其中详细度、辖域和突显决定了语言编码方对相应形式特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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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对并列复句“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分句ｐ和 ｑ之间的语义关系，以及
“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历时演化过程。其中，
“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包括了由“一会儿”两次或
两次以上叠加所构成的复句形式，如“一会

儿……，一会儿……”和“一会儿 ……，一会

儿……，一会儿……”等形式（下文将其统一表述

为“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在前人的研究中，王
维贤和王红斌都探讨了“一会儿ｐ，一会儿ｑ”中ｐ
和ｑ之间的语义关系，王维贤认为 ｐ和 ｑ中的事
件是一种交替发生的状态①，而王红斌在此基础

上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认为 ｐ和 ｑ的语义类型包
括了“交替性”、“相继性”和“无序性”三种类型，

且与分句的结构有关②。林华勇则从历时的角度

分析了“一会儿”由单用向叠用的演化，并更为细

致地讨论了ｐ和ｑ的五种语义关系③。
我们认为，在“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类

型中，对“无序性”类型可以做更为细致的区分，

它反映了“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语义中具有模糊
性的一面，而这种语义上的模糊性是本文想要进

一步探究的内容。模糊语言学将语言中语义所呈

现的模糊特征称为“语义模糊性”，即语义所呈现

的一种不确定性。美国语义哲学奠基人Ｃ．Ｓ．皮尔
斯将“语义模糊性”解释为一种“模糊命题”，“当

事物出现几种可能的状态时，尽管说话者对这些

状态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实际上仍不能确定，是把

这些状态排除出某个命题（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还是归属
于这个命题。这时候，这个命题就是模糊的”④。

普遍语法的提出者之一马尔蒂将语义模糊性理解

为是一种对语词“应用范围”的不确定⑤。美国模

糊学创立者札德则将语义模糊性解释为一种语义

的“模糊集合”⑥。苗东升指出，语义模糊性的根

源在于客观世界“事物类属的不清晰性和事物形

态的不确定性”⑦，“当人们用语言符号来表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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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亦此亦彼’性、‘非此非彼’性的时候，就必然

使得语义也具有模糊性”①。

我们认为，语义模糊性反映在语言编码与解

码的两个方面，语言编码方的编码对象具有“类

属的不清晰性或形态的不确定性”①，这导致语言

解码方解码出的语义信息也因此体现出模糊性的

特征。在前人的研究中，判断“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类型是相继性还是交替性，前提在于
“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是明确的。但在部
分情况下，由于编码方的编码对象并不明晰，导致

了编码的语言信息在形式上承载了这种不明晰的

语义，因此在语言解码方看来，“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也呈现模糊性的特征，这体现为：语言
解码方对ｐ和ｑ之间的时间关系难以确定，故而
较难判断ｐ和ｑ是否相继发生，或存在交替。可
以推测的是，“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在形式上的部
分特征反映了其所承载的模糊性语义，而这些形

式上的特征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了解码方对语

义信息的解读，以及它们为什么能够承载这种模

糊性的语义，这些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内容。

一　“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模糊
性与语义类型

对“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语义模糊性的分析
应是探究该句式语义类型的前提，只有在语义相

对明确的情况下具体的语义类型才得以区分。前

人的研究谈到了分句 ｐ和 ｑ在语义上的无序性，
如王红斌认为当ｐ和ｑ的结构形式是“是＋数量／
名宾”时，“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表示的动作或状

态是相继性或无序性的②。林华勇认为当分句 ｐ
和ｑ的语义是并列平行的时候（即语义关系上不
相对也不相反），分句中动作的更替是无序的③。

事实上“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在语义上呈现
的无序性不仅限于这些条件，对“无序”的定义也

可以更为细化。王红斌指出，相继发生和交替发

生是互相矛盾的，交替意味着动作的重复，而相继

意味着不存在重复。同时，由于 ｐ和 ｑ表示的动
作或状态以时间流失作背景，因此 ｐ和 ｑ是前后
顺次发生的，且在交替性语义下 ｐ和 ｑ不能够同
时进行③。由此，我们可以将相继与交替简要概

括为：相继意味着ｐ和 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先后
顺次发生，且不重复。交替意味着 ｐ和 ｑ表示的
动作或状态先后顺次发生，且重复。而无序则异

于以上二者，意味着无法判断 ｐ和 ｑ表示的动作
或状态的先后关系以及是否重复。并且，对语义

的无序性可以更为细致地分类：第一，无法确定动

作或状态发生的先后关系；第二，无法确定动作或

状态是否重复。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句式语义模糊

性的反映。

因此需要说明的是，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

“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语义中相对明晰的一面视
为语言解码方能够判断ｐ和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
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及是否重复。而将“一会儿

ｐ，一会儿ｑ”语义中相对模糊的一面视为语言解
码方不能直接判断ｐ和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孰先
孰后，或是否重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一

会儿ｐ，一会儿 ｑ”所表示的动作或状态与语义类
型的关系概括如下。

表１　“一会儿ｐ，一会儿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与语义类型表

语义类型
语言解码方是否

知道ｐ和ｑ孰先孰后

语言解码方是否

知道ｐ和ｑ存在重复
ｐ和ｑ是否重复

相继性语义类型 知道 知道 不重复

交替性语义类型 知道 知道 重复

语义具有模糊性 知道 不知道

语义具有模糊性 不知道 知道 不重复

语义具有模糊性 不知道 知道 重复

语义具有模糊性 不知道 不知道

　　将语义是否模糊加入对“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语义类型的考量后，我们可以如此表述相继性

语义与交替性语义：相继性语义意味着解码方知

道分句ｐ和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孰先孰后，知道

０７１

①

②

③

黎千驹：《模糊语义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１页。
王红斌：《“一会儿ｐ，一会儿ｑ”的语义类型与分句的结构类型之间的关系》，《语言与翻译》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林华勇：《“一会儿”的叠用与功能演化》，《汉语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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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重复，并且确认不存在重复；交替性语义意味

着解码方知道分句ｐ和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孰先
孰后，知道是否重复，并且确认存在重复。而在二

者之外，存在着ｐ和 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较为模
糊的语义类型：一是解码方知道ｐ和ｑ孰先孰后，
但不知道ｐ和 ｑ是否重复；二是解码方不知道 ｐ
和ｑ孰先孰后，但知道ｐ和ｑ不存在重复；三是解
码方不知道ｐ和ｑ孰先孰后，但知道 ｐ和 ｑ存在
重复；四是解码方不知道ｐ和ｑ孰先孰后，也不知
道ｐ和 ｑ是否重复。对“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
语义类型进行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前人研

究中存在的部分例外现象。

根据王红斌的分析，“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呈
现相继性语义与交替性语义时，ｐ和 ｑ是先后顺
次发生的，且这种语义类型的差异与相应的结构

类型有关①。然而在相继性语义的结构类型②与

交替性语义的结构类型③下，我们都能够找到例

外，即ｐ和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并非先后顺次发
生，例如：

（１）我们隔着餐桌面对面坐着，跟
平时在酒吧与咖啡馆里没什么两样，一

会儿说中文，一会儿说俄语，但更多的是

沉默。（畀愚《我的１９９１》）
（２）人家来投钱，是要得到实惠的。

假设西部一会儿没电，一会儿没水，基础

设施跟不上；工人素质不高，又不勤奋努

力……合作是不能长久的。（《报刊精

选》１９９４年）
（３）三个女人围着她团团转，一会

儿这个抱，一会儿那个抱……满屋子就

是婴儿的啼哭声，和三个女人哄孩子的

声音。（琼瑶《烟锁重楼》）

（４）当时工作非常困难，各地的告
急电报不断，一会儿这个电厂没煤了，一

会儿那个地方停产了。（《人民日报》

１９９９年８月７日）
例（１）和例（２）是符合相继性语义结构类型

的句子，例（３）和例（４）是符合交替性语义结构类

型的句子。在例（１）至例（４）中，分句ｐ和ｑ并不
一定先后顺次发生，以例（１）和例（２）为例，语言
编码方的编码对象并不一定是“先说中文后说俄

语”或是“先没电再没水”，在语言编码方虚指的

情况下，分句ｐ和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孰先孰后
可以表现出“亦此亦彼”的模糊性特征，例（３）和
例（４）亦是如此。因此，语言解码方不能确定分
句ｐ和ｑ之间的时间关系，“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
的语义故而呈现模糊性的特点。

根据“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表示的动作或状
态与语义类型表（即表１），我们可以知道，除了例
（１）至例（４）所反映的句式类型具有语义模糊性
外，以下两种状况同样反映了句式语义的模糊性：

第一，知道ｐ和ｑ孰先孰后，但不知道ｐ和ｑ是否
重复；第二，不知道 ｐ和 ｑ孰先孰后，也不知道 ｐ
和ｑ是否重复。例如：

（５）“八一”的头天晚上，为了造出
第一批纸来给“八一”献礼，她们又熬过

了一个不眠之夜。一会儿掏纸末，一会

儿又和纸浆，人人忙的汗流浃背。（《人

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９日）
（６）……售票员一会儿翻翻票价

本，一会儿又拨拨算盘，最后才慢腾腾地

在票上盖上章。（《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８
月２１日）

（７）清风街的人差不多都在戏楼
下，中间有条凳的坐了条凳，四边的人都

站着，站着的越站越多，就向里挤，挤得

中间的人坐不住，也全站在了条凳上。

人脚动弹不了，身子一会儿往左侧，一会

儿往右侧，像是五月的麦田，刮了风。

（贾平凹《秦腔》）

（８）在山上，他们不时放下手中的
活跑到门前的青石板上去躺或者坐一

会。青石板性凉，对奇痒有一定抑制作

用。但毕竟有限。只好一会儿坐，一会

儿躺，一会儿翻过来转过去。（《人民日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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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斌：《“一会儿ｐ，一会儿ｑ”的语义类型与分句的结构类型之间的关系》，《语言与翻译》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王红斌指出，“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表示相继性语义时需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１）“ｐ”和“ｑ”分别是两个动词和宾语都不一

样的动宾词组；（２）如果格式中的“ｐ”、“ｑ”是相同的动作动词，格式中至少应有三个和三个以上的“一会儿”连用，构成“一会儿１……一
会儿２……一会儿３……一会儿 ｎ……”的格式；（３）格式中前后两个分句中的动词要么不一样，要么动词相同但宾语不一样。

王红斌指出，“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表示交替性语义时，“ｐ”和“ｑ”的谓语中心是谓词性成分，包括述宾词组、主谓词组、心理动词＋
小句宾语、兼语词组等五类谓词性词组，同时“ｐ”、“ｑ”的谓词性成分的中心应是相同的，谓词中心前面可以加副词“又”而意义不变，或
本身有时间副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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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１９９０年２月９日）
例（５）与例（６）符合王红斌所说的相继性语

义的结构类型，分句 ｐ和 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是
先后顺次发生的，因为造纸时只有“先掏纸末”才

能“和纸浆”，计算时应当先看数据（翻票价本）然

后计算（拨算盘）。但是从语言解码方来看，并不

能确定例（５）与例（６）中分句 ｐ和 ｑ表示的动作
或状态是否重复发生，只能确定分句 ｐ和 ｑ表示
的动作或状态存在先后。对例（７）与例（８）来说，
其语义应属于王红斌所概括的无序性语义类型，

但在结构上并不体现为“是＋数量／名宾”的形式。
分句ｐ和 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是存在先后关系
的，但是从语言解码方来看并不能确定 ｐ和 ｑ孰
先孰后，也不确定是否重复发生。因为例（７）中
“一会儿往左侧，一会儿往右侧”可能是对转身子

这一动作做一个整体性的模糊描述，并不意味着

一定先左后右，且只转一次不重复，对例（８）中
“一会儿坐，一会儿躺”来说亦是如此。

综上所述，在分析“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
义类型时需要考虑句子语义的模糊性，相继性语

义类型和交替性语义类型应是“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语义相对明晰这一情况下的具体区分。同时，
由于分句ｐ和ｑ之间的时间关系存在着不同的模
糊状态，因此除了相继性语义类型和交替性语义

类型外，“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句式仍有４种语义
相对模糊的类型。

因此，接下来我们将简要分析“一会儿 ｐ，一
会儿ｑ”的相关句式在语义相对明晰与模糊时的
不同外在形式特征，并尝试分析何种因素影响了

语言解码方对“一会儿ｐ，一会儿ｑ”语义的理解。

二　影响“一会儿ｐ，一会儿ｑ”语义模
糊性的相关因素

由于“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存在着相
对明晰与模糊的两种状态，前者能够判断出分句

ｐ和ｑ表示的动作或状态是相继发生还是交替发
生，而后者则较难判断动作或状态发生的具体情

况。我们认为部分因素影响了语言编码方对特定

语言形式的选择，而相应的形式特征又成为影响

语言解码方解码语义信息的因素。因为意义驱动

着形式，而形式承载着意义，因此对“一会儿ｐ，一
会儿ｑ”语义模糊性的考察可以从句子的形式特
征入手。

对这种形式特征的考察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是考察“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结构内部，反
映在句法层面的形式特征，另一方面是考察“一

会儿ｐ，一会儿 ｑ”结构外部，或不直接反映在句
法层面的形式特征。我们将其称为内部结构的形

式特征和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以下分别论述。

（一）“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内部结构的形式
特征与语义模糊性

从“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内部结构的形式特
征来看，我们认为“固化”与“对举”是承载该句式

语义模糊性的两个形式因素，也是影响语言解码

方理解ｐ和ｑ之间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林华勇指出，在“一会儿”由单用向叠用的语

法化过程中，伴随着“固化”。所谓“固化”指的

是：“第一，‘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表距离缩
短；第二，叠用格式作为一个整体，充当句法功能。

这两点是互相作用的”。而固化的最终结果是形

成“一会儿ｐ一会儿ｑ”的格式①。我们认为，“固
化”之所以是承载“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语义模糊
性的形式因素，原因就在于在固化形式“一会儿ｐ
一会儿ｑ”中，“一会儿ｐ”和“一会儿ｑ”不再并列
为一种复句形式，而是成为一个整体充当句法功

能。换句话说，ｐ和ｑ不再独立于两个分句中，因
此原本占据两个时段的事件被整合了起来，原有

的时间流也被改变，ｐ和 ｑ不再表示两个事件先
后顺次发生。又由于“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固
化过程是渐变的，因此“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
表距离变短也伴随着 ｐ和 ｑ在时间关系上的渐
变，ｐ和ｑ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逐渐模糊。

在形式特征上，除了“固化”之外，“对举”也

会影响语言解码方对“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中 ｐ
和ｑ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但不同的是这种影响
来源于对举格式②产生的语义概括。“对举容易

产生概括联想”③，即ｐ和ｑ不再表示两个单独的
事件，而是表示为对二者的概括。铃木庆夏指出：

“当发话者采用对举形式时，所要表达的侧重点

并不在于对举形式内部所有词语的简单相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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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华勇：《“一会儿”的叠用与功能演化》，《汉语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关于“对举格式”的定义，我们采用张国宪在《论对举格式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中的说法，指的是“两个字数相等或相近、结构

相同、语义相反相成的语句”。

张国宪：《论对举格式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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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概括两个典型事例为一个归纳性事件”①。

因此对“一会儿ｐ，一会儿ｑ”来说，当 ｐ和 ｑ形成
对举格式时，ｐ和 ｑ代表的事件被概括为一个整
体。相应地，ｐ和 ｑ事件所占据的时间段也被统
合，不再各自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从ｐ到ｑ的时
间流不再明晰。因此，语言解码方较难判断出 ｐ
和ｑ在时间关系上的先后顺序以及是否重复，
“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也因此呈现出模糊
性的特征。

概括而言，“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的语表距离
变短以及 ｐ和 ｑ形成对举格式成为承载“一会儿
ｐ，一会儿ｑ”模糊性语义的外在形式特征，也影响
了语言解码方对ｐ和ｑ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具
体来说，二者分别体现为：第一，ｐ和 ｑ的音节数
变少，谓语中心词往往不带宾语、状语或补语，或

者只带其中之一，使语句变得易于快速而简明地

言说。第二，ｐ和ｑ在形式上音节数相等或相近、
结构相同、语义相反相成。例如：

（９）她到学校一看，共四个班，最小
的孩子才三岁。教室里，一会儿这边哭，

一会儿那边闹，这可怎么带呢？（《人民

日报》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７日）
（１０）它们好比一条长蛇，一会儿伸

直，一会儿盘曲，首尾相应。当它们一个

跟一个翻跟斗时，在空中形成奇妙的螺

旋。（《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５日）
前面分析了，“固化”与“对举”影响了语言解

码方对ｐ和ｑ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使得语言解
码方较难判断ｐ和 ｑ的事件孰先孰后，以及是否
重复发生。同样，我们认为在“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内部结构中也存在着部分形式特征能够体
现ｐ和ｑ之间清晰的时间关系，使解码方能够较
为清楚地明白ｐ和 ｑ的事件孰先孰后，以及是否
重复发生。例如，在“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中，分
句ｐ和 ｑ的谓语中心词受到副词“又”或“再”的
修饰。

“又”和“再”是汉语中两个表示动作重复或

继续的副词，《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表示相

继，与时间有关”是“又”的用法之一②，而“再”具

有“表示一个动作或状态重复或继续”的含义③。

祝东平认为，“相继”存在着两种情况：其一，同质

动作的相继；其二，异质动作的相继。当前后发生

的动作是同质的动作时，人们往往也可将其理解

为动作的重复④。因此无论是“相继”、“继续”或

“重复”都代表动作与动作间存在着先后关系。

金立鑫同样指出，“一般陈述句中的‘又’用于已

然体的事件有间隔的重复”，“‘再’用于表达未然

相同范畴行为的间隔性重复”⑤，二者所表达的事

件都有时间上的间隔。对“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
来说，ｐ和ｑ之间的时间间隔反映了 ｐ和 ｑ在时
间上的先后关系，因此 ｐ和 ｑ之间的时间流在此
趋向于明晰。我们可以看以下例句：

（１１）陈生一会儿看看月亮，一会儿
又看看园田，忽然心下涌起一股温柔的

情感。（迟子建《青春如歌的正午》）

（１２）他又回头去看女孩，见她正无
所事事地摆弄两只脚，一会儿把左脚放

在右脚前面，一会儿再反过来。（严歌

苓《陆犯焉识》）

在例（１１）与例（１２）中，由于“又”与“再”对
后一分句谓语中心词的修饰，分句 ｐ和 ｑ的事件
在时间上呈现先后顺次发生的关系。

总结而言，“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模糊
性反映的是分句 ｐ和 ｑ在时间关系上的不清晰
性，即分句ｐ和ｑ的事件在时间关系上先后顺序
不清晰，是否重复不清晰。从“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来看，我们认为“固化”与
“对举”是承载该句式语义模糊性的两个形式因

素，而当ｐ和ｑ的谓语中心词受副词“又”和“再”
的修饰时，这种语义的模糊性又会得到一定的

消解。

（二）“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非内部结构的形
式特征与语义模糊性

“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模糊性除了反
映在句子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上外，同样也可以

通过上下文的语境与分句ｐ和ｑ之间的事理逻辑
这两个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反映出来。但与

“固化”和“对举”不同的是，上下文的语境以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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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庆夏：《论对举形式的范畴化功能》，《世界汉语教学》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３３页。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４２页。
祝东平：《“再”、“还”重复义与动词性词语的“有界”、“无界”》，《汉语学习》２００１年第２期。
金立鑫，崔圭钵：《复续义“又、再、还、也”的句法语义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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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ｐ和ｑ之间的事理逻辑能够使语言解码方明晰
ｐ和ｑ之间的时间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一
会儿ｐ，一会儿ｑ”的模糊性语义。由于上下文的
语境作为一种形式特征处于“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结构外部，而 ｐ和 ｑ之间的事理逻辑在“一会
儿ｐ，一会儿 ｑ”结构内部并无固定的表层形式，
因此我们将二者称为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

在上下文的语境中有时存在着能够揭示“一

会儿ｐ，一会儿 ｑ”中事件发生状态的信息，并以
此使该句式中ｐ和ｑ的语义类型得到明晰。例如
在上下文中有“反复”、“来回”等表示动作重复发

生的词语来说明分句 ｐ和 ｑ反映的动作或状
态，如：

（１３）最令人惊讶的是，大概是由于
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些音箱都在不

停地伸缩，一会儿拉得很长，一会儿缩了

进去，来回不停地移动，使人眼花缭乱。

（金涛《暴风雪的奇遇》）

（１４）她们全都飞向桃花，在桃花上
忙碌地工作起来，一会儿飞回去，一会儿

又来了，来来回回一百多次，在桃花丛中

一直忙到天黑。（金光《蜜蜂来到花儿

家》）

在例（１３）与例（１４）中，在“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结构外部的上下文语境里，存在着说明动作或
状态反复发生的信息，如例（１３）中的“来回不停”
和例（１４）中的“来来回回一百多次”，这些都能使
语言解码方明白分句 ｐ和 ｑ的事件是重复发
生的。

另外，在部分“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句式中，ｐ
和ｑ反映的事件在语义上存在着特定的事理逻辑
关系。这种事理逻辑规定了必须先发生ｐ再发生
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通过分句ｐ和 ｑ
的内在事理逻辑来判断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及

是否重复，如：

（１５）喜鹊飞来飞去忙得不得了，一
会儿劝鸟王息怒，一会儿又和颜悦色对

乌鸦说：＂鸟王问你金项链藏在哪儿，你
好好说啊！＂（盛如梅《金项链事件》）

（１６）虽然是严冬，他们却累得满头
大汗。一会儿脱了棉袄，一会儿脱去绒

衣，最后，就剩下了背心、短裤，还是汗流

浃背。（《人民日报》１９６９年 １０月 １９
日）

例（１５）中“一会儿劝鸟王息怒，一会儿又和
颜悦色对乌鸦说”存在着内在的事理逻辑，喜鹊

先劝完鸟王再和颜悦色地说。而例（１６）则更为
明显，整个句子的动作是连贯而有逻辑的，从“脱

了棉袄”到“脱去绒衣”是先后相继发生的，并且

不存在重复，因此也就能够明晰句子的语义。

（三）“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中不同形式特征
的组合与语义模糊性

理论上来说，在部分“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
句子中，影响语言解码方判断 ｐ和 ｑ之间时间关
系的不同要素可能处于一种叠加的状态，即使 ｐ
和ｑ之间的时间关系中呈现模糊与明晰状态的因
素同时存在。例如，上文提到的内部结构的形式

特征与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以及二者内部形

式特征成员之间的互相叠加。通过对这种形式特

征的叠加，理论上我们能组合出许多不同类型的

句式。

但事实上，通过这种形式特征的叠加，真正能

够影响语言解码方判断ｐ和ｑ之间时间关系的句
式类型并不多。原因有两点：

第一，通过非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语言解码

方能够较为明确地知晓 ｐ和 ｑ之间的时间关系，
从而消解“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中的模糊性语义。
因此，上文提到的内部结构的形式特征与非内部

结构的形式特征的叠加，并不能真正影响语言解

码方对分句ｐ和ｑ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
第二，在“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内部结构的形

式特征中，分句 ｐ和 ｑ形成“对举格式”与副词
“又”或“再”修饰ｐ和ｑ的谓语中心词，这两个形
式特征不能叠加。因为对举格式需要分句 ｐ和 ｑ
在形式上音节数相等或相近，并且结构相同。而

当副词“又”或“再”修饰ｐ和ｑ的谓语中心词时，
ｐ和ｑ的音节数和语法结构在形式上已经一定程
度地偏离了“对举格式”的要求。

因此，在相关形式特征的叠加中，只有“固

化”这一形式特征与副词“又”或“再”修饰 ｐ和 ｑ
的谓语中心词这一形式特征的叠加能够影响到语

言解码方对句式语义的理解，如：

（１７）随着演员的表演，一会儿出现
了小河，一会儿又变成了高山，忽而前面

又有了一口井，忽而小河上出现了一座

桥。（戴平《戏剧———综合的美学工

程》）

（１８）一会儿是圆的，一会儿又变长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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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还能连成一串，像根链条，怪不得叫

它们变形链球菌呢。（冰子《嘴巴里的

战斗》）

在例（１７）和例（１８）中，“固化”这一形式特
征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
义模糊性，而副词“又”或“再”对分句ｐ和ｑ的谓
语中心词的修饰又能使语言解码方明晰分句ｐ和
ｑ的先后顺序。因此，对语言解码方来说，对这类
句子分句ｐ和 ｑ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是有限度
的。具体而言，在无其他条件消歧的情况下，语言

解码方能够明白ｐ和 ｑ是先后顺次发生的，但是
ｐ和ｑ是否重复发生则较难确认。

三　意义的形成与“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模糊性

前文通过对“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句式中的
特定形式特征进行分析，考察了其所承载的模糊

性语义。主要从语言解码方的角度分析了相关形

式特征是如何影响解码方对分句ｐ和ｑ之间时间
关系的理解的。而本节将主要从语言编码方的角

度分析“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模糊性是何
以产生的。

在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中，“意义是通过身

体、大脑及其对世界的体验、认知而形成的，而语义

是范畴化、概念化的结果”①。王寅指出：“意义既

然是认知加工的结果，就会带有较大的主观性……

这就必然要产生意义不确定的一面，即学术界常

说的语义模糊性。”②其中，形成认知的“识解”与

这种语义模糊性的产生直接相关。

识解具有五方面的要素，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将其总结
为：详细度、辖域、突显、背景和视角。我们认为，

“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模糊性与语言编码
方识解过程中的详细度、突显和辖域这三方面的

要素具有相对密切的关系。

“详细度的调整直接影响概念化主体对客观

实体或事件进行概念化时的构式层级选择，即当

概念化主体对客观场景进行编码时，可以激活大

脑中详细程度高的低层级构式图式节点，也可以

激活详细程度低的高层级构式图式节点。通常前

者形式复杂，后者形式简约。”③简单来说，低层级

的构式图式详细程度相对更高，因此传递的信息

也就更为丰富，同时模糊性也就相对更弱。反之，

高层级的构式图式详细程度相对更低，模糊性也

就相对更强。例如：

（１９）ａ．他一会儿坐，一会儿站，像是
有什么心事。

ｂ．他一会儿坐下去，一会儿站起来，
像是有什么心事。

ｃ．他一会儿呆呆地坐下去，一会儿
又突然猛地站起来，像是有什么心事。

从例（１９ａ）到例（１９ｃ），句子在形式上音节数
逐渐增加，传达的信息逐渐增多，而语义模糊性则

逐渐减弱。反过来看，句子在形式上音节数逐渐

减少，构式图式层级逐渐提高，详细程度逐渐降

低，语义模糊性则逐渐增强，而这与“一会儿ｐ，一
会儿ｑ”的“固化”过程相一致。因此，“固化”作
为一种形式特征，之所以能够承载“一会儿 ｐ，一
会儿ｑ”的语义模糊性，原因就在于编码方在识解
过程中对详细度进行了调整，选择了具有这种形

式特征的构式图式。

突显同样与“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模
糊性有关，王寅认为，“在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所列述的‘识
解’五要素中，最核心的思想是‘突显’……人们

既可突显其大概情况，粗略地描述事件，也可突显

其细节部分，描写得精细入微……”④。

我们认为，在“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句式
中，语言编码方根据其描述事件详略度的意愿来

调整突显，选择对称或不对称性的语言结构来承

载相应的语义。吴冰指出，“突显是指语言结构

所呈现出来的不对称性……反映了认知主体往往

突出认知对象某一方面的认知特点”⑤。当编码

方需要突显认知对象的大致情况时则会使相应的

语言表达式减少这种不对称性，例如采用“对举”

这种形式特征。反之，则使相应的语言表达式呈

现一定的不对称性，例如用副词“又”或“再”对后

一分句中的谓语中心词进行修饰。因此，这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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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何这两种形式特征不能叠加出现的原因。

最后，辖域同样也能影响“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模糊性。“辖域既是认知的框架，也是
与某一概念相关的背景知识，或是表达式实际激

活并调用的认知域，来作为其意义的基础，辖域又

可细分为直接辖域和最大辖域。对一个表达式来

说，其直接辖域就是一个表达式的上下文语境或

语篇语境，其最大辖域则是其背后相关的社会、历

史、文化科技等百科知识”①。

在“一会儿ｐ，一会儿 ｑ”句式的编码过程中，
上下文的语境正是该句式的直接辖域，而分句 ｐ
和ｑ之间的事理逻辑则正是该句式的最大辖域。
因此若辖域中包含着能够明晰分句ｐ和ｑ之间时
间关系的信息，那么“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
模糊性自然也就能够得到消解。

总结而言，从语言编码方的角度来看，“一会

儿ｐ，一会儿 ｑ”语义模糊性的产生与编码方的
“识解”过程密切相关。编码方对“固化”这一形

式特征的选择与识解过程中详细度的调整密切相

关。编码方是否用副词“又”或“再”修饰分句的

谓语中心词，或选择“对举”这一形式特征，则与

识解过程中突显的调整密切相关。编码方也可通

过调整识解的辖域使上下文的语境以及分句ｐ和
ｑ之间的事理逻辑成为“一会儿ｐ，一会儿ｑ”这一
表达式意义产生的基础。

结语

本文从语言解码方与编码方两个方面，分析

了“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的语义模糊性。这种语
义模糊性体现在句子中特定的形式特征上，影响

着语言解码方对“一会儿 ｐ，一会儿 ｑ”中分句 ｐ
和ｑ之间时间关系的理解。因此在探究“一会儿
ｐ，一会儿ｑ”的语义类型时，我们应考虑到句子的
语义模糊性。而该句式语义模糊性的产生，一方

面根源于客观世界事物类属的不清晰性和事物形

态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与语言编码方的识解

过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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